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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服饰流变下的“成长”影射 ①

蒋军凤，陈烨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作为视觉语言的一类，服饰积极参与到电影文本叙事和情节推动之中。折射出电影整体基调的情境下，服

饰反映并承载了人物不同状态下的人生选择和变化，服饰的变换展现出人物“成长”过程。初期尚未成功的草莽时代，

人物服装往往简朴，对时尚一无所知也不在乎，整个世界是简单的。自我审视阶段的人物服饰逐步改变，趋向时尚。崛

起之后成为精英人士，服饰特点是精致时尚，传递出自信，展现出人物形象的深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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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工业文明的推进，以“娱乐性”为目的的电影日益繁多，常见的情节构建是主

人公不断奋发图强，最终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类型化设置。编剧之所以对这样的情节青睐有加，一方

面是因为人物构建和故事情节的平凡大众化，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电影所携带的“造梦属性”满足了现实

生活观影者所希冀达成的愿望。文本中常会设置以男女主角之间的爱情为主线，所呈现的故事内容是

发生在真实生活中的点滴。基于描写职场生活、都市爱情、励志奋斗的题材，文本中“成长”桥段的设置

使得电影情节更具颠覆性，编剧改变了传统人物关系模式，将主人公设置为从最初的“簈丝”一路披荆

斩棘不断蜕变最后成为权威精英人物，无论事业还是感情方面都很成功。这样的励志属性和强烈的矛

盾冲突表达获得了受众热烈追捧［１］。而此类影片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困难和一次次解决

困难从而蜕变的历程，除了运用旁白和台词进行诠释外，服饰同样也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它如同一项

标签佐证了人物心理思想的转变和生活境遇环境变化的起伏，给受众提供了一个真实可感的载体。

本文试图从人物“成长”过程中的三个不同阶段———初期、发展、高潮所穿戴的服饰来分析说明服

饰如何在不同阶段展现人物“成长”的状态。初期尚未成功的草莽时代，人物服装往往简朴，对时尚一

无所知也不在乎，整个世界都是简单的。自我审视阶段的人物服饰逐步改变，趋向时尚。崛起之后成为

精英人士，服饰特点是精致时尚，传递出自信，展现了人物形象的深度变化。

１　服饰之简———主人公的“草莽时代”
美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是人类理性的彰显，而服饰作为电影中的视觉包袱，既体现了一种符号化的

植入同时又暗含故事的内核，在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叙事模式中，尚处于“成长初期”的主人公，生活状

态一般，社会地位有待提高，却有着渴望得到社会认可的强烈归属意愿，此时，获得大众的尊重对于他们

如同一把钩子，可现实的困难与挫折摆在眼前。此时对于逆袭有着强烈渴望，这种渴望支撑着他们面对

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此类环境中，人物服饰所要体现的本质是对现实生活的懵懂及社会

初级群体的现实写照。

《穿Ｐｒａｄａ的恶魔》中影片一开始就安排了一组平行蒙太奇，用开门见山的方式展现了几位女孩从
起床到化妆搭配的整个过程。此时的安迪身着土黄色呢子大衣，头发蓬乱，鞋子过时，而身在上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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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孩，从耳环的选择到睫毛膏的涂刷，从房间的整洁程度到服饰的精心搭配，甚至连躺在床上的伴侣

都是如此的美好。在这组镜头的对比之下，安迪显得那么突兀。安迪的造型充其量只能算是完整，这正

是导演有意安排的隐喻：作为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心只想去报社或者杂志社担任记者与文字工

作，对时尚一无所知也不在乎。

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在长期观察农民反抗和农民政治的过程中，提出了“隐藏的文本”这一分

析性概念，以概括农民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特征［１］。“隐藏的文本”是一种潜在意识的表达，而“成长”

这一模式就是“隐藏文本”在当下情景中的表达，影片《杜拉拉升职记》中的拉拉，她虽然积攒了一定的

工作经验，但是出入 ＤＢ这样的世界５００强企业令她战战兢兢，还处于工作的试用期和单身的状态，经
济条件不乐观，没有过多的金钱去打理自己的外在，导演在服饰上有意识地突出她脚上破旧的平底鞋和

手中廉价的手袋。

服饰的多样变化并不是女性的专利，２０１３年由陈可辛导演执导的电影《中国合伙人》里成冬青一角
就经历了这样的改变。成冬青出场时，一副白色的塑料眼镜，手提两个编织袋，一条松垮的运动裤里扎

进了写着“中国”两个大字的背心。此时的成冬青刚刚经历了高考，从农村来到城市上大学，心中爱情

正在萌芽，把好友的理想当作自己的梦想，极赋求知欲，但却因口音常被同学嘲笑、讽刺。哪怕不用任何

批判性色彩的眼光看待也可以了解到这个人物所设立的隐者形象：单纯如同一张白纸。

这样的服饰符号模式彰显了人物现阶段的生活工作状态、生活境遇，他们如同身着服饰一般简单，

所以看待世界也是简单的，但复杂的城市之下，只有学会这里的规则才能生活下去，主角的着装让我们

一眼明了，无需多言。

２　服饰之变———主人公的“自我审视”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提出：“在任何时候同表面现象相反的语言都不能离开社会事实而存在。

因为它是一种符号，它的社会性质就是它的内在特征之一。”［２］因此语言的变化深层次反映了社会状态

的流转及社会心理格局的变迁。服饰作为一种视觉语言自然印证了索绪尔的观点。

《穿Ｐｒａｄａ的恶魔》中安迪在改变阶段出现了这样一幕场景：奈杰给了安迪一双吉米 Ｃｏｃｏ的高跟
鞋，安迪本来不以为然，但是受到马拉达的训斥后，她立即转身穿上这双高跟鞋。这样一组画面所呈现

的服装信息非常明显———安迪正在尝试改变穿着习惯，然而蔚蓝色的毛衣和过膝的长裙搭配上这双时

尚的高跟鞋并不协调，她仍然是同事们埋汰的对象。因为想去看女儿的表演，马拉达要安迪在暴风雨天

气为其寻得飞机，但安迪没能做到，马拉达从服饰到能力对安迪进行指责，安迪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

为突出安迪的有意改变，导演使用了一组长镜头，６组安迪不同造型的画面拼贴在一起，这６组画面中
的安迪拥有６套不同类型的服饰。或许服饰不仅仅是满足人的需求，还能赋予自尊。

无独有偶，在《杜拉拉升职记》中，正式录用后，拉拉获得了老板的赏识，但在工作中却频频出现阻

力，与同事之间的摩擦、与企业文化的对抗都让她手足无措，拉拉需要改变以适应新环境，改变也发生在

服饰上。此时的拉拉，脚上的平底鞋变成了高跟鞋，之前的格子衫变成了碎花印纹雪纺。服饰上的细微

改变传递出的信息是：人物的生活环境和心里正在改变，虽然不大，但着实已经出现。

导演有意设置了一种“俄罗斯套娃娃”式人物模式，并且通过服饰语言进行表现，让我们和人物一

起裹挟向前并且在过程中层层递进展示不同时期的各种变化。这种耐人寻味之感在成冬青身上也有所

反映：当人物慢慢开始产生了主体意识，由之前的扁平化性格逐渐转向圆形化，友情、爱情、理想三项因

素对其产生影响，成冬青不再是那个刚从农村来到城市读书的毛头小子，他收获了爱情，成就了友情，有

了一份自给自足的工作。我们可以感觉到此时的成冬青不再是刚刚出场时的那枚“簈丝”，他开始穿上

Ｐｏｌｏ衫、格子衬衫，有选择的搭配适合的卡其裤，而最显著的标志是脸上的那副白色塑料眼镜变成了稍
有时尚感的树脂眼镜，虽然不及同剧中的其他两位着装风格自立，但改变已经发生，服饰的改变也让受

众看出成冬青的主体意识的逐步加强。

可见，服饰作为社会阶级的隐喻符号，将无形的不可触及的状态用真实可感的手段传达了出来，很

好地诠释了“成长”的故事架构，如同视觉包袱层层打开，渲染勾勒了不同时期人物肌体上所具有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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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个人印记和阶段特性，代表了人物的觉醒与重生。

３　服饰之繁———主人公的“真实崛起”
电影就是一个制造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而“成长”这一事件本身就决定了矛盾将更为激化，影

片中当主人公处在 “真实崛起”的阶段，主人公通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实现了人生价值，生活出现了好莱

坞式的大逆转，带来了无限的未来想象和现实可能性。换句话说也就是走到了人生的一处高峰，开始产

生类似于“精英人群”的特性，此时，主角在服饰上的造型也发生了大刀阔斧的改变。

安迪在主动积极寻求内在改变后，无论工作流程的熟悉度还是对马拉达性格的切合度都得到了提

升，安迪得到了马拉达和同事的认可，甚至开始超越别的助理成为马拉达的“御用第一助理”，成为精英

团队中的一员。此时的安迪，头发经过了精心的护理变得丝滑柔顺，脚上也穿上了香奈儿的过膝长靴，

手上配有小羊皮的手套和卡地亚的珠链，大红色的口红衬托着精致的脸盘，从内而外散发出极强的时尚

感，服饰每套都精致动人可看性十足。这种 “惊艳式的转变”，既达到夸张的目的，又符合主流价值观，

强烈的对照迎合了观众的口味，同时也强化了角色当下的境遇。

同样，拉拉也因为装修事件的成功得到领导认可升职为高级行政秘书，这时的拉拉几乎都是知性的

职业套装和晚会高级定制长裙，配饰上则更为明显，时尚感强烈的耳环和亮眼的项链，高高束起的马尾

和夸张的眼妆，这些都彰显了人物处于精英模式中的状态。这样大刀阔斧的服饰改变无疑彰显了她们

是成功精英，自信优雅的同时心理上也日渐成熟，如同明星一般在公共生活和朋友圈之中光芒四射。

按照索绪尔的说法，每一语言符号都由“能指”与“所指”两部分构成。两者的结合有任意性，但这

种任意性不能突破语言的社会约定俗成性［３］。而这“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正是语言与现实的结合，是

语言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与投射，所以服饰作为视觉语言明显化的载体表达了不同阶段人物的心理和状

态。当成冬青经历了爱人离他而去，前途一片渺茫后，说是殉道者最后的反击也好，无意为之的重生也

罢，他开始自己创业，建立一种属于自己风格的英语培训学校，陈寅恪先生曾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

想，但唯有经济上的独立才是一个人自强、自立的基本和动力，事业上的巨大成功给予了他自信，这种情

境下的他意气风发，站在万人演讲台上，西装笔挺，名表加身，脚上早已换成了商务风格的皮鞋。

４　结语
电影人物“成长”模式中的服装如同一种另类语言，刻画母题的同时叙述着人在不同状态下的生命

形式。一位学者曾对服装作过如下分析：虽然摄影所突出的是穿在模特身上的服饰，然而其主题却非衣

服和裙子，而是想要的生活［２］。服饰这门视觉语言是一种从有形物转向无形的精神体现，从短暂流行

的时装转化为穿衣者一生的经历和故事。

任何文学作品包括电影在内都有意无意地表达着一种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一种意识形

态，而服装作为影视语言同样彰显了这种意识形态。剧中主角服装造型的分析能非常好地了解影片所

表达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变化，一方面电影承载了服饰文化，另一方面电影中的服饰远远超出了服装道具

的作用，成为了电影演绎其主题和情节的手段、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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